
“三峡工程”牵动着

千千万万个炎黄儿女的心

毛泽东诗画蓝图

周恩来感到“如履薄冰”

邓小平：我赞成搞低坝方案

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先后投了赞成票

“百家争鸣”与“一家独鸣”

江总书记与泽被人民的三峡工程

从 年提出动议，至 年初国务院通过可行性报告，

新中国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已经进行了 年，几乎跟它自身的

历史一样长！

年，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个空前的纪录，在世界大坝建

筑史上，亦属罕见。

这场旷日持久、众说纷坛的论证，已震动朝野举世瞩目。

其过程犹如三峡本身，重峦叠嶂，九曲回肠。其深远意义，

已经超出了三峡工程本身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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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第一个做起“三峡梦”

如追溯历史，最早设想在三峡造坝建库的，是孙中山。

“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上，而又可资其水力。”这

就是这位民主革命先驱在《建国方略之二 实业计划》一文中

的设想。此文写于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际。

年 月 日，已成为“国父”的孙中山应邀在广州国

立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对三峡设想更为明确：

“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从宜昌

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 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

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新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

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化

肥。”

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朦胧的梦，却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第一批到三峡实地勘测水力发电的 人，，是工程师恽震等

年时间是在 月。这支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扬子江水

道委员会赞助的“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察队”，器材简陋，经费短

缺，人员不足，资料奇缺。在宜昌凭几页短期流量记录，绘制成

了中国第一张“宜昌扬子江流量曲线图”。又租船上溯重庆，对

宜渝间河段作全线察看，并在黄陵庙一带进行测量和选择坝址，

年 月拟出一份“扬子江于 上游水力发电勘察报告”，这是

中国第一份三峡工程“论证报告”，是企图把梦想变为现实的第

一张粗陋而珍贵的蓝图。

但当工程师们在长江上奔忙，做着修建三峡电厂的梦时，蒋

介石正忙着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做着消灭红军、消灭共产党

的梦。这两个梦是无法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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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凡奇梦得如痴如醉

不仅是国人，而且洋人也做过三峡梦。美国人萨凡奇是其

中最痴情的一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凡奇提出要在美国西北部哥伦比亚

亿美河上修建大古力水坝，发电量 万千瓦，投资预算为

元。 年，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在芝加哥集会，同声斥责萨凡

奇，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到那个不毛之地建坝？是不是疯了？

可是罗斯福总统支持了萨凡奇的建议，大古力水坝以美国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建成了，大战期间，大古力为美国战时

生产提供了大量电力，而且给整个西北部带来了繁荣。从此萨

凡奇成了美国工程界不可动摇的权威。

年 月，当萨凡奇应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聘请来到中

国时，他是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已经设计建造了 座大

大小小的水坝，包括当时世界上四座最大的大坝中的两座

美国的鲍尔德水坝和大古力水坝，因而已成为誉满全球的坝工

专家。

当时，宜昌已被日军占领，日本飞机还常在峡江中巡逻轰

炸。但年过花甲的萨凡奇执拗地表示：生死不计，定要前往。他

甚至向他的学生 中国工程师徐怀云安排了遗嘱。

年 月，资源委员会包租的民康轮载着萨凡奇一行，

从四川万寿出发，抵达西陵峡中的平善坝。萨凡奇弃船登岸翻

山越岭，以 天时间踏勘了三峡的山川形势。返回长寿，萨凡

奇在中国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辛苦了 昼夜，完成著名的《扬子

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报告包括水库、拦河大坝、电厂、厂房、

船闸等 个部分，洋洋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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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报告递送资源委员会的同时，萨凡奇致信委员会主任

翁文灏“：扬子江 年以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实是我从事工程

来之一大快事。我研究此项计划至为欣幸。”

年 月，萨凡奇再次来中国，去南津关一带登山涉水，

用 天时间察看了全部坝址。这位一生中走遍世界不少大江大

河的坝工专家，在记者招待会上热情洋溢，侃侃而谈：长江三峡

的自然条件，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不会有第二个。上帝

给你们中国人赐福。我已经 岁啦，三峡计划是我一生中最得

意的杰作，如果上帝给我时间，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

么我死后的灵魂会在三峡上得到安息！

按中国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的合约：美国马力森

公司承包了坝址地质钻探，费其艾公司承包了库区航测摄影。

年 月，中方工程人员 人由徐怀云工程师任领队到达

美国丹佛，参加三峡工程的联合设计工作⋯⋯三峡梦，似乎真的

年看到一线希望了，但事实是多么冷酷。 月，一纸命令，

召回了全部工程人员，一个疯狂打内战的政府怎么会把钱花在

造大坝上？三峡工程成了萨凡奇一个失 年，落的梦。到

岁高龄的他还念念不忘地对前去看望他的徐怀云说：“中国

大坝是一定会建起来的。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

的财富长期撂着不用。”

长江给新中国领导人上的第一课

年夏天，全国解放在即。但当解放大军挥师南下经过

湖北、湖南时，迎接他们的却是长江大洪水。这是相当于

年长江年的大水 万人！洪水淹死了

仓促到任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立即奔赴长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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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荆江河段抗洪抢险。当时南岸已一片汪洋，方圆几十里

不见人烟，北岸的荆江大堤，已开始局部崩塌，岌岌可危，险情万

状！

万幸的是洪水也恰好在此时开始降落，荆江大堤奇迹般地

多米的避免了溃决改道。在大堤后面，是比江水低 江汉大平

原，万一大堤溃决，洪水一泻千里。死亡人口将比 年还要

多好几倍，后果不堪设想！

这就是长江，给即将登台的新中国领导人上的第一课。于

是刚建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把战略重点放在研究长江防

年洪上。 月“，长委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

洪工程的计划。 年国庆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

听取汇报时，详细询问了工程情况，看了设计书，并问工程寿命

多长？“当回答说至少可以用 年时，毛主席 年够了。”说“

当时，年仅一周岁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资金、材料和技术严

重缺乏，真正是“一穷二白”。而荆江分洪工程是在软地基上兴

建的一座长达 米的大闸，在建国之初要建成并能安全运用

这样大规模的工程，确非易事。工程于 年初春开工，集中

各方面力量，仅用 天时间便全部竣工。这是万里长江上，也

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闸。

年，长江发生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洪水，荆江分洪工

程 次开闸分洪，使荆江大堤得以安全渡汛，保住了武汉的主要

市区，几十万生灵免于涂炭。

但对长江防洪来说，荆江分洪 亿立方米洪水只能对洪灾

起到缓解的作用。长江、汉口堤防 处溃口，仅湖北境内受灾

农田就达 万人，死亡 万人，南万亩，受灾人口 北大动

脉京广铁路中断 天，残堤上庵棚密布，灾民人畜混住，缺衣

少食，病疫流行，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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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更为惊心动魄的一课！

必须从根本上治理长江洪水！而荆江分洪工程，在当时只

能算一项应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毛泽东说“ 年够了”，看来

在他心目中， 年内会有重大治本工程完成。

第一次出现了“不”的声音

月年 日“，长江”舰从武汉启航，顺流而下，在二

楼卧舱里住着新中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

三天三夜的随行，两天两夜的谈话，成了林一山此生最难忘

怀的一页。在他看来，“一代伟人所规划的，这个世界上最伟大

工程的轮廓，在‘长江’舰上，初步形成了。”

但也有人，并不这么看问题。不过这个“不”的声音，要在三

年以后才出现。

年底，在京汉线上毛泽东的专列里，林一山又用整整

一夜时间，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

和坝址查勘情况。

年，长委会在三峡工程的勘测和科研方面取得了肯定

成果并报 月，毛泽东到达武汉，畅游了长江，写告了毛泽东。

下了石破天惊的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

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位六亿中国人的领袖，第一次

向世界宣布了新中国修建三峡大坝的蓝图与决心。

“不 年”的声 月，在《水力发电》杂音紧接着出现了，

志上刊登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的长文，作者

是中国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 多岁。长李锐，当年仅有

当然，这篇文章不是针对毛泽东的，而是针对林一山同年发

期表在《中国水利》 上的 关于长江流域若干问题的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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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多字的《商讨》一文中强调“：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

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

可以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三峡工程可以改善川江航道，

使万吨巨轮终年通航于城陵矶与重庆之间；发电方面可以装机

千瓦，每年发电 亿度（以上均以蓄水位 米计）。

也是 万字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

“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 米高程”绝对化了；强调如果要建

的三峡大水库 万，淹地 万，即使只从淹没，将迁移人口

损失来考虑，这样的方案就极值得怀疑；提出先修支流水库、后

修干流水库、逐步提高长江防洪标准的设想，最后，文章分析了

三峡工程的兴建，“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尚未经历过的技术问

题”，我国的经验和技术条件是不成熟的。

周恩来站在荆江大堤上感到“如履薄冰”

年 月 日。荆江大堤。铁牛湾。

漫天飞雪，江风似刀。

一大队迄逦的人群，顶风冒雪，蹒跚而行。

为首的那个身穿深色长大衣的，正是周恩来，跟他边走边谈

的，是林一山。在他们身后，是一大群中外水利专家，部长、省

长，包括两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

周恩来走着走着，停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荒凉的江滩。江

滩上立着一头锈迹斑斑的大铁牛。

年这是咸丰皇帝赐来制镇洪水的，已在这里挺立了 。

此地，是历史上两次大决口的旧地。

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绵延 公里的荆江大堤，保护

万人民、 多万亩农田、以及武汉、沙市等重着江汉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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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城市。《江陵县志》称“：江陵以堤为命。”《荆州万城堤志（万城

堤为荆江大堤的旧称）》强调“：湖北政治之要莫如江防，而江防

之要尤在万城一堤。”

年至 年的历史记载：从 年间，长江发生过七

次大 年一次！洪水，平均

年、 年两次特大洪水，荆江大其中： 堤决口，造成

多个县被大水漫浸，田亩淹没，房屋无存。几百万人被洪水

夺去了生命，还有数千万人在大水中绝望地挣扎哀号。一场可

怕的恶梦，笼罩了半个中国！

年大洪水，中下 万游淹地 万亩，人口死亡

人，汉口被淹了一个月，市内陆地引船，京汉铁路被冲毁。

万人，澧年大洪水，一夜之间，汉江中下游淹死 水中

下游淹死 万多人⋯⋯

林 多一山告诉周恩来，这里的长江洪水位，能高出地面

米，站在沙市楼房上看长江，轮船像是从屋顶上驶过一般。荆江

大堤在洪水季节万一决口，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到

毁灭性的打击。

周恩来边听边点头，浓眉紧整“：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仍然

存在，荆江大堤要加固加高。”

大队人马继续乘“江峡”轮溯江而上，边查勘三峡边讨论三

峡工程。李锐日后回忆道：“这时大跃进的高潮正在开始，于是

三峡上马的呼声复起，真是压过了峡谷中的涛声⋯⋯在船上开

会时，总理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仍然‘舌战群儒’，大唱反调。”

月 天的查勘讨论日到了重庆，周恩来对 作了总结发

言“：大家一致肯定了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在政治上经

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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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年，就可以建成。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大家都愿做促

进派，这是很大的成功。”

两年来的争论也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

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的

意见⋯⋯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

无形的手

年 月下旬，党中央在成都开会，会议听取了周恩来

率队查勘三峡后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就是《中

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自

年提出动议以来，中共中央对三峡工程所作出的第一个正

式决议，所下发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年后，李锐在《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序”中，引用自己的

一篇回忆文章，这样评价成都会议与《意见》；

“这次会议为大跃进通过了许多决议，唯独有关三峡的决议

没有什么大跃进的味道。”

“回头来看， 年初正是吹响大跃进进军号请之时，能够

产生这样一个比较切实的决议， 多年之后仍然可以作为长江

规划的指导方针，这自然是由于总理亲自抓了这件大事。”

有了《意见》这支“令箭”“、三峡热”迅速上升为“三峡旋风”。

多么奇怪，与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不要科学的

年代相悖的是“：三峡旋风”一切围绕着科研展开。

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牵头，成立了三峡科研领导小组，

全国先后有 多个单位的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这一科研

大协作。

两年之中，连续召开了两次大型的三峡科研大会 批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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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家被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旋风”；华罗庚、周培源、张文佑、

田鸿宾、朱物华、张如屏、钱令希、张光斗⋯⋯

两年多时间里，经过反复证论，多方案比较与科研攻关，三

峡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有了实质性的推进

正在林一山为实现“三峡梦”飞速旋转时，他的对手李锐正

在走向厄运。

年 月，在庐山会议上，由于与周小舟的事有牵连，李

锐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一篇杂文“大鱼网主义”，

不点名地批评了急于上三峡工程的人是“喜欢办大事情，热衷于

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此刻理所当然地成了“反

对毛主席”的“反党言论”。

年 月，在广州协作区会议上，讨论了在“二五”期间

列 亿元投资，并准备 年三峡工程开工。

林一山现在大概可以松一口气了：三峡工程的反对者李锐，

已经被下放到一个水电工地当教员，没有力量再反对了，三峡工

程的动工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当时，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想

到 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向三峡工程逼近，这只无形的手比

李锐的“不”的声音，要强大无数倍。

仅仅过了 年四个月，即 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了

一次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亲自调整了三峡建设步伐，同时，又强

调“雄心不变，加强科研。”

此时，国际国内风云变幻。国际上，中共与苏共的矛盾公开

化、表面化“，苏联老大哥”已撕破了脸皮，撤回专家，催逼还债；

中国也不示弱，以《九论》来回敬“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在国

内，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己露端倪，大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

年 月，原定召开的三峡第三次科研大会改成分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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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会，制 年 年两年科研计划”。定“

年下半年，不仅原定的“开工”落空，而且由于长办机

关（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已改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

办“）大办农业”，三峡设计人员从上千削减到了 人。仅剩

年 月，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又

把“ 年 年两年科研计划”调整为“ 年

年十年科研规划”“。三峡旋风”烟消云散“，开工”的希望

变得虚无飘渺。

焦虑、惆怅，林一山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

“雄心不变，加强科研” 当周恩来在这个口号下，一次又

一次“调整三峡工程建设步伐”时，不知他又是怀着一种什么样

的心情？不久前是他，指示林一山创办长江工程大学，为三峡工

名铁道程培养大批人才；也是他，亲自安排拨给林一山 兵，

成立长办施工总队！

真正“扼杀”了三峡工程的，是那只“无形的手”。有益的争

论只会使真理越辩越明，使论证逐步深入，反过来说，假如当初

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都有顽强的“不”的声音，而各级领导者又

都能像“江峡”轮上的周恩来，提倡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那么，

这只“无形的手”后来也许不至于能那样猖獗，而三峡工程，也就

不至于一直“论证”到今天了。

年，当文化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每一寸神州大地

时，林一山被关进了长办的地下室，他只能在这不见天日、水没

脚背的“水牢”里去做他那破碎的“三峡梦”了。

荒诞与科学

年 月，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向毛主席提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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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毛主席指示“：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并反

问不识事务的张体学“：脑壳上顶 亿方水，你怕不怕？”

更加“不识事务”的是林一山，他被“解放”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反对建葛洲坝工程。

葛洲坝位于西陵峡出口处，距 公三峡工程的坝址三斗坪

里。原设计中它是三峡大水库的反调节水库，要在三峡工程的

后期才兴建，现在反客为主，反后为先，仓促上马。

复杂、巨大的工程，又处在主航道上，地质情况不清楚。甚

至还没有一张总体设计图纸，工地上的爆破声已经响开了。

原先有经验的专业施工队伍被解散，上万新战士唱着语录

歌开上工地“，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与“万人设计，万人审查”

的口号声震天响。

开工后才发现，葛洲坝下面地 多层的泥质条件不好，有

化夹层，在这种“千层饼”上浇筑大坝，是致命的隐患。更要命的

是：按操作规程，在浇灌混凝土时必须加冰搅拌，以降温防裂，而

指挥部竟命令“不准给混凝土吃冰棍”，称这是“资产阶级的陈规

旧律”，甚至宣布“：谁再吃‘冰棍’，我抓他坐牢！”

问题马上暴露出来：施工没有规划，主航道造成交通阻塞，

交通部火急向国务院“告状”；砸烂了“陈规旧律”，混凝土到处是

条裂缝“蜂窝”、甚至“狗洞”，坝身出现了 ⋯⋯

“工程必须 年这是周恩来的决定。停下来”，

月，周恩来已经确诊得了癌症，仍然自始至终主持了国务院召开

的葛洲坝工程汇报会。

“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要载

入史册的！”周恩来痛心疾首，沉重的心情使他显得分外苍老与

憔悴。

“林一山，你原先主张修大的，你把那个大坝说得太容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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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要太自信了。我们说服你，先修葛洲坝作试验。这里出现

的问题，在三峡同样会出现。搞好了葛洲坝，林一山同志，就是

大成功。”

林一山的心里流着苦涩的泪。但他二话不说，接受了周恩

来的安排：立即着手组建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

林一山受命于危难之际，技委会身负扭转乾坤之重任！

根据技委会的决定，长办结束了“斗批改”时期被分割的局

面，上下一心，全力投入了工程设计。

技委会反复审议设计结果，一个个复杂而艰难的技术问题，

终于逐个得到了解决。

月，在年 停 个月之后，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终

于正式复工了。

以后发生的事，业已众所周知：

年 月，长江截流成功。

月，一号机同年 组并网发电。

年底， 年 月发电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至

亿千瓦时，创利税总量已达 亿元，仅此一项已与葛洲坝

亿相近工程总投资 。

四川省委书记态度微妙

年 月下旬，林一山带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川东地区调

查研究三峡库区的移民工程。 日到达成都，会见了四川省委

书记。

他希望三峡工程能得到这位省委书记的支持。

书记的回答是含蓄的：四川不是不想搞三峡工程，而是想晚

一点搞。这几年川东人民被“四人帮”搞得很苦，想缓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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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搞移民工程，因地制宜，就地后靠，搞多种经营是好的，

但四川山多，在山上粮食问题不大好解决。当林一山解释工程

和移民都可以分期分批进行时，书记表示：三峡分期搞，移民

万左右，问题不大，可以考虑。但希望在四川其他水库先搞一个

试验。

四川省 公委书记的微妙态度可以理解。三峡库区长

里，其中有 的移民和淹没土地，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将

来三峡发电、航运和防洪的好处，主要在中下游。

当年美国的胡佛大坝争执不下，就因为上下游各州的利益

分配不均。先为用水的多少争论了 年，接着又为售电的权

益吵闹了 年，直到分别签订了分水与售电协议，大坝才在

年得以动工。

七国八方的利益总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美国有，中国也存

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那么超脱。

四川省委书记的微妙态度引起了“主上派”的深思，一定要

解决好移民的出路问题，否则，三峡难上。

箭在弦上

从重庆顺江东下，越过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

峡，便进入滩多水急的西 青滩陵峡，当江轮驶过著名的险滩

之后，江面豁然开阔，迎面展现出一座翠竹丛生的小岛 中堡

岛。

公中堡岛，是长达 里的三峡中唯一的岛屿，设计中的三

峡大坝坝轴线，就从这座小岛上横贯而过！

三十多年来，这座神奇的小岛吸引了中外数以千计的水利

专家，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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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都来这里视察过。

年 月 邓小，它又一次引来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平。

岁的邓小平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视着

这座船形的小岛，他对三峡工程的兴趣不亚于当年的毛泽东和

周恩来。

建设三峡 他这样认为。到达效益很大，尤其是对防洪

武汉后，他召集赵紫阳、姚依林、宋平三人到武汉研究三峡问题。

两年之后，国家计委向他汇报关于 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

番的计划，其中谈到准备兴建三峡工程，邓小平又一次表态：我

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而此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看问题的角度已跟四年前有所

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四川时我是不赞成上三峡的，到中央

后，感到三峡应该上。

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亦先后投了赞成票。

在这些巨手的推动下，三峡工程的车轮又一次加速运转，并

遇到 ”。了一路“绿灯

年 月，由国家计委召集有关的国务院 个部委、鄂

湘川 省、 个大专院个科研施工单位及 校的专家、领导，

共 多人，审查通过了长办编制的《三 米方案峡水利枢纽

可行性研究报告》。

月，国务院总理和万里等出席的国务院财年 经领导

小组会议，批准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 米、坝顶高程

米的方案，并决定立即开始施工准备，争取 年正式开工。

月 ）国函日，国务院以（ 字第 号文原则批准长江三峡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月，首批施工队伍进入三峡坝区开始“三通一平”等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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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此时此刻，三峡工程已是“箭在弦上”

站出一批情绪激动的老先生

年 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长办的政

协委员曹乐安正在房里跟人讨论三峡工程，一位来串门的委员

感到惊讶：三峡不是不可行吗？怎么还要讨论？他拿来一份新

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 期，上面登着李锐的文章《再谈关于

三峡工程的意见》（李锐复出后，任电力部副部长）。

后来才知道，好多人手上都有这份《清样》。

岁的孙越崎耳聪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

目明，思路清晰，绵长的声音里带春浓重的绍兴口音“：中央已经

决定上马了，本来不应再提反对意见，但我心里放不下，不要鸦

雀无声么！⋯⋯我要做到一谏不成，再谏不讳，劳而无怨。”

孙越崎，民国初年北洋大学矿冶系学生，因参加“五四运动”

被校方开除，后留洋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后又辗转欧洲

考察各国矿冶工业。回国后于 年，出任甘肃油矿总经理，

在纷飞的战火中、在荒摸的戈壁滩上，仅用两年时间建起了一座

石油城，以大量的国产汽油、柴油、煤油支持了西北的抗日战争。

这是我国自己建起的的第一座 玉门油矿，为此，孙越崎油矿

获得了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金质奖章，成为享誉西北的“煤油大

王”。

年，孙越崎接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委员

长，次年，又兼任经济部部长，掌管全国国营的煤、电、石油、钢

铁、机电制造等重工业生产建设。在 年蒋介石下令退迁台

湾时，孙越崎出于超越党派利益的爱国之心，冒着生命危险，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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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万多将资委会所属的一万多个重工业企业迁往台湾，率领

技术人员和 多万员工集体投向共产党，使全部工厂、矿山完

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在此后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孙老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

工业建设：在内蒙，他帮助包钢改用自产炼焦煤，节约了资金；在

北京，他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京冀联合开发煤矿，建坑口煤气厂，

向北京送气⋯⋯

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然爱国心切的老先生把自己的目光投向

了三峡。会后他不顾年迈“ 位平均午龄超过，百岁挂帅”，带领

岁的政协委员，奔赴四川，从重庆乘船顺江而下，开展调查活

动。

天的考察，产生并向中央呈送了调查报告：

《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其理由是：一、三峡工程总投资：

不是 亿元，而是 亿元；二、防洪：不仅解决不了中下游的

防洪问题，反而还会加剧上游的洪水灾害；三、泥沙淤积：问题并

没有解决；四、航运：弊多利少；五、发电：投资多、工期长、产出

慢、效益差；六、移民：需要重建 余座城市；七、安全：要冒灾难

性的风险。

国务院能收回成命吗？

年 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孙越崎等

老先生对此“再谏不讳”。支持他们观点的还有著名科学家、全

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他呼吁三峡工程的论证，一定要请不同意

见的专家参加。除了水利水电专家外，还要请有关经济学家、社

会学家、环境专家、系统工程专家及社会人士参加，这样才能广

开言路，集思广益。

第 1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